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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日本池袋 JR 車站的北口，沿著樓梯往上爬，一路上能聽到各種口音的中文。一出車站，就能看見

中文廣告宣傳單或中文報紙在定點發放。放眼望去，沒有橫濱中華街上的中國風牌坊、關帝廟，也沒

有大型而密集的中華料理店。但是抬頭仔細看，從料理店到卡拉 OK，寫著中文的招牌密密麻麻地夾雜

在大樓的日文看板中。1972 年日中國交正常化後來到日本的中國人被稱為ニューカマー中国人

（newcomer 中國人），80 年代開始人數漸增，大多集中在交通便利、房租低廉的新宿區與豐島區等副

都心區。90 年代的泡沫經濟破裂導致都市大樓的空室化，newcomer 中國人因此得以在池袋起業，2010

年已經有 200 家以上的華人 P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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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商店與公司聚集在 JR 池袋車站的北口與西口周圍，與日本人的商店共存

於同一條街上或是同一棟大樓中（山下 2010）。 

    近年高學歷的專門職中國人移民受到注目的同時（小林 2010, 竹ノ下 2004），在池袋的華人店鋪

或商店中工作的華人勞動者仍然存在。在紐約或舊金山市內的中國城，作為利用親族移住到美的中國

人的第一站，滿足新到移民在生活與工作上的需求，同時讓華人族裔事業的雇主能夠輕易接觸到同族

裔的勞動者。傳統中國城封閉的特性也帶來緊密的社會關係資本，並提供移民勞動者機會累積在主流

勞動市場中無法取得、能夠在未來幫助他們起業的經濟資本與人力資本（Zhou 1992）。在日本不開放非

技術移民勞動者來日的原則下，池袋華人族裔事業的勞動者擁有多元的在留資格。在留資格影響移民

的工作機會，也影響移民勞動者原先擁有或是可接觸的資本。那麼在日本，受雇於這些華人商店與公

司的勞動者在池袋的經濟活動中累積了什麼樣的資本？這些資本怎麼跟移民原先具有的資本相互作用？

特別是在中國經濟起飛、網際網絡介入移民生活世界的現在，中國出身的移民跟母國的跨國連帶又是

如何成為資本，影響他們在日的經濟活動？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從移民個人的移住經驗中進行分

析與比較。 

    另一方面，除了中國人，池袋也有來自台灣或其他東南亞的華人以消費者或是勞動者、經營者的

身分存在於這個飛地經濟中。特別是在二戰後成為在日華人主體的台灣人，早就在中國人大量前來留

學前的 80 年代後期之前就有在池袋起業的紀錄，只是沒有形成地理上集中的飛地經濟。台灣人在池袋

的痕跡隨著一世歸化後漸漸淡去，但仍能從早年來到池袋的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訪談中一窺其身影。在

這個由中國出身的華人為主的池袋 P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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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中國人的店鋪、公司工作的台灣人勞動者們進入池袋的方式、

以及可能累積的資本又跟中國人有什麼不同？ 

 

二、文獻探討 

U族裔事業與飛地經濟 

                                                      
1 山下（2010）將在 newcomer 中國人稱為新華僑，1972 年以前來到日本的中國人與台灣人稱為老華僑。但華僑

一字排除了已經歸化日本籍的移民，也排除了非中國國籍的華人。本研究使用「華人」來指稱來自不同國家、不

同國籍、但享有部分共同的語言與文化，有機會共享同一個族裔飛地經濟的中國人和台灣人。 
2 根據豐島區住民基本台帳的統計，2016 年豐島區中國籍的住民有 11351 人，幾乎占全體外國人住民（24540）

的二分之一，而台灣籍的住民則是 1155 人，約是中國籍住民的十分之一。 



1970 年代開始，族裔事業作為移民活化移住國經濟的效果受到注目，同時也被視為能夠讓少數族裔提

升社會跟經濟地位的路徑。在西方的研究中，移民的族裔事業如何誕生、能夠多大幅度地幫助移民的

階層移動也成了研究者共通的問題（樋口 2010: 4-5）。在日本的華人族裔事業研究中，伊藤（1995）將

長期的在留資格、學歷和工作經驗、資金作為支持經營的資源，指出當這些資源不足時，華人的經營

者較少尋求 old timers 或是日本人的幫助，而是傾向利用族裔關係獲得支援，建立族裔集團式或是共同

經營式的族裔事業。另外，小林（2010）則是用人力資本、社會關係資本跟機會構造三個條件的架構

來分析高學歷的 newcomer 中國人起業成功的原因。小林使用的這三個條件可以視為影響移民社會移動

的個人要素以及環境要素，但是由於沒有討論經濟資本的影響，小林的研究中並無法看出移民在母國

時所屬的階層，也忽略了送金或是來自母國投資等、移民在移住國的經濟活動中重要的環節。 

    當許多華人族裔事業聚集在同一個區域時，可以援用飛地經濟的概念討論這個區域中移民的資本

與社會移動。根據 Portes（1981）跟 Bankston（2014）對飛地經濟的定義，飛地經濟的特色是在一個族

裔集團在特定的空間中經營多樣的事業，而事業中全部或是部分的勞動力來自同族裔的集團。Bankston

整理過去研究中飛地經濟的概念，指出飛地經濟中人際關係的密度高，因此比起移民的集住地要更有

可能累積社會關係資本；此外飛地內的勞動市場就算薪水較低，留在飛地內仍然比在飛地外還要有容

易提升社會或經濟地位。Zhou 和 Lin（2009: 118-119）將美國紐約的傳統中國城看作是移民飛地，認為

飛地能夠提供移民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資源，並提出五項在飛地中工作的好處，包括教育程度跟英文

程度較低的移民在飛地中可以更自在的工作、新到移民遭受到移住國經營者的歧視時可以回到飛地、

飛地裡的薪水不需要扣稅、或是移民女性傾向選擇飛地中時間彈性的工作、最後是在中國城中找工作

比在開放勞動市場容易，而且中國城內的工作漸漸走向國際化，比較不受本地經濟變動的影響。在美

國，移民被主流社會排除是飛地出現的原因之一，因此 Zhou（1992）的研究中雖然點出了現代華人飛

地經濟的跨國特性，但是在討論中國城內移民的資本時仍然只強調飛地內部的族裔關係；在日本，飛

地夾雜在日本的地域社會中，再加上不同背景與在留資格的移民的存在，對移民勞動者而言，飛地內

的族裔關係並不一定是影響他們經濟活動的唯一要素，移民在飛地內累積的資本也可能跟被主流社會”

排斥”的閉鎖型飛地有所區隔。 

    近年的飛地經濟研究指出複數族裔可能聚集在同一個飛地、以及飛地中跨越國境的經濟活動的存

在（Zhou 2007, Phan et al. 2008）。譬如 80 年代，中產階級、擁有高教育程度的台灣人並不把中華街當作

移住美國的第一站，而是在大都市的郊區擁有自己的生活圈，之後也帶動中國人前來此處，形成相對

開放的 ethnoburbs。Zhou 和 Lin（2009）認為移民在移住地的資本需要經由族裔關係累積，提出經濟資

本、人力資本以及社會關係資本三者相互作用的族裔資本的概念。Zhou 和 Lin 並比較傳統中國城跟現

代ethnoburbs的族裔資本的差異，認為前者由低度人力資本、高度社會關係資本以及低度經濟資本構成，

而後者的族裔資本則建立在高度人力資本、低度社會關係資本以及高度經濟資本上。Zhou 和 Lin 也指

出 ethnoburbs 中的族裔資本的形成在當代的中國城中也能看見，標示了中國社會的變動以及現代在美華

人移住背景的改變；他們的研究雖然可以看見構成飛地經濟的族裔群體整體的變化，卻忽略了群體內

不同移住背景的個人跟飛地經濟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會如何回過頭影響飛地經濟。 

    根據上述的問題意識，本研究將主要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一）、在池袋的華人族裔事業中工作的移民勞動者是如何進入到池袋進行經濟活動？ 

（二）、呈上，他們在飛地的經濟活動中能夠如何累積資本、並且如何運用這些資本？ 

  回答這樣的問題，除了能夠說明飛地經濟中族裔勞動者的多樣性，也可以幫助理解池袋飛地經濟



如何影響族裔事業中移民勞動者的社會移動。 

三、研究方法 

  為了回答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採田野觀察和深度訪談，於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透過一

週兩次在池袋的中華料理店打工的機會、觀察與紀錄店內的營運方式，並分數次採訪了店內的三位員

工；加上透過滾雪球抽樣接觸到的十七位受訪者，本研究訪談包含台灣人 6 人、中國人 14 人；其中女

性 9 人、男性 11 人，共計 20 名持有在池袋華人族裔事業中工作經驗的華人移民。受訪者的工作場所

則是主要集中於中華料理店、美容院和不動產會社三種業種。 

本研究援用 Zhou 和 Lin（2009）以及小林（2010）的研究，將個人的資本設定為在特定環境下經濟

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關係資本的交互作用的結果。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大多是 2000 年後來日的移

民，本研究並不打算比較不同時期來日的移民之間的差異，而是試圖透過華人移民勞動者的移住經驗，

說明移民在飛地內可能累積什麼樣的資本、而移民原先握有的資本又是如何和與移住後累積的資本互

相作用，因此並不分析說明經濟環境變如何影響起業的機會結構條件。回答這樣的問題，可以幫助理

解池袋飛地經濟如何影響族裔事業中移民勞動者的社會移動。本文後半將針對分析移民如何進入池袋

的飛地經濟、飛地經濟中的資本特徵、以及移民在起業時的資本活用三個主題進行分析。 

 

四、在池袋的華人商店找一份工作  

    從移民如何獲得在池袋的第一份工作的過程，可以觀察到三種類型：一是自己應徵，二是經由他

人直接介紹或是獲得招募資訊，三是透過公開的招募活動。 

U（一）自己應徵 

    自己應徵指的是在不透過他人的仲介或消息提供的狀態下找到工作。在初到日本、人際關係網絡

還未建立的情況下，除了實際拜訪門上有貼招募訊息的店家，另外就是利用華人報紙上刊登的廣告、

或者是網路上的公開資訊來找工作。根據訪談結果，移民在不接受他人幫助獨自進入池袋的飛地經濟

時，具有幾項共通的背景條件。一是前文提到的，移民可能因為剛移住日本或是其他原因，缺乏社會

關係資本。二是生活的地理範圍親近池袋，或者要找的工作類型是池袋獨有。例如在華人美容室集中

在池袋的狀況下，就算住在離池袋較遠的地方，只想做美容美髮工作的人也會來到池袋就職。受訪者

K 曾在橫濱中華街的家族美容院工作了四年，但當他想要到橫濱外工作時，因為缺乏中華街以外的人

際關係，最後是透過報紙上的徵人訊息才找到第一份在池袋的工作。但若非是擁有只在池袋才會被評

價的技術，一般獨立來池袋找工作的人大多是居住地或是學校在池袋的周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池

袋房價高漲、留學仲介公司和語言學校介入租屋過程的狀態下，和美國中國城或是ethnoburbs不同的是，

即使是在池袋工作的人，並非所有人都會／能夠在到達日本時就住在池袋。三是日文能力尚未達到可

以溝通的程度，要利用母國語言工作。四是在留資格以留學以及依附於就職簽證家屬的家族滯在為主：

留學生的移住的過程中具有樋口（2002）所指稱的仲介型移住的特色，在移住當初原先的社會關係被

切斷，移住後需要重新建立；而家族滯在者也具有仲介型移住的特色，在來日當初缺乏家庭外的社會

關係網絡。在這四項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下，這些缺乏社會關係資本的華人移住者選擇進入池袋的華

人事業工作。  

    當然，以上的分析也有例外。例如第一份飛地經濟中的工作在不動產公司，或是由華人二世經營

的中華料理連鎖店的例子。這類工作雖然在工作中也會使用中文，但仍需要高度日文能力，加上走正

常報稅管道，招募訊息會公開在網路平台或是日本的就職雜誌上。能獲得這類工作的移民並非缺乏在



日的族裔人際關係網絡，而是已在日本居住一段時間，具有其他工作經驗，也握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日

文能力）。這些人跟上述缺乏人力資本跟社會關係資本的移民勞動者相比，就職過程有更高的主動性，

而非受到限制下的選擇。 

U（二）他人介紹或提供招募資訊 

    近年網際網路介入移民的生活世界，微信朋友圈和百度貼吧、QQ 群取代了報紙上的求人訊息，

也讓這種在線上發展的、基於族裔的社會關係資本在找工作時扮演重要角色。這樣的關係並不一定要

是強連帶，沒有見過面的人只要能透過中間朋友介紹成為微信上的朋友，就能變成消息來源之一。多

數華人族裔事業的工作、或者是由華人仲介的工作，都是透過微信來媒合。一開始當我詢問中國人的

受訪者如何找到工作時，得到「朋友介紹」的回答，還以為是受訪者的朋友親自聯繫雇主並直接促成

工作的媒合，直到再次追問後才知道，「朋友介紹」有時指的是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的招募訊息。 

    透過他人介紹進入池袋的人，不論是經由上述線上的資訊共享、或是由線下生活圈的親戚朋友提

供消息／直接介入雇用過程，都是建立在同族裔的社會關係上。來日後的社會關係依照在留資格的不

同，建立的方式也有差異。對於留學生而言，學校（特別是語言學校）是他們最容易建立同族裔關係

的場所，也是來日初期有力的消息來源；其他在留資格的移民若是沒有學校的人脈，同族裔的人際關

係則要從工作場所累積或是由親族關係延伸。 

  另一方面，即使目前大部分的求人資訊是在網際網路上流通，華人族裔事業的飛地本身也是族裔

關係網絡上的節點，提供訊息有機會同時在不同階層、業種、以及不同在留資格的移民間流動的場所(広

田 2003: 100-118）。例如在族裔事業中工作累積跟同事或是老闆、顧客之間的關係，並在他們日後換工

作時提供幫助。對剛來日的移民而言，建立人際關係的另一個途徑就是同族裔事業的消費行為。基於

同樣的族裔背景而讓店家和顧客的關係有機會超越單純的商業關係，進而連接到資訊的交換以及模仿/

學習同族裔移民的生活方式。 

 

    到日本一個月以後，我原本的房子租約要到期了，我在 QQ群上找到一個仲介，他幫我找房子。他

自己也是語言學校的留學生，學校在千代田。我問他說留學生也能幹這行嗎？他說當然可以啊。我問

他說這違不違法，他說不違法。我又問他說你看我能做嗎？他說要不你面試看看吧，所以我就去他的

公司面試了，在池袋北口，面試後就上了。（Bu訪談筆記) 

 

    而直接介入新到移民的雇用過程、已經具有一定移住經驗的移民之中，也有人和新到移民有著較

強的連帶，例如親族關係或是同鄉的朋友關係。相互扶助型移住過程中，同族裔的社會關係資本可以

跨越國境，降低母國同胞的移住風險並且提升他們移住的意願（樋口 2002），是傳統中國城跟 ethnoburbs

中常見的移住方式（Zhou, Lin 2005）。強連帶的社會關係資本不但幫助新到移民適應當地，新到移民的

移住對於已在移住國累積了一定資本的移民也能產生好處。在日本，移住者的子女或伴侶以外的家人

基本上無法利用親族關係來日，多數是透過公司聘用或是留學的方式取得在留資格。中國人的受訪者 T

的叔叔來日近 20 年，在池袋有一家小規模的中華餐廳，叔叔身兼廚師跟經營者。T 的叔叔跟 T 的爸爸

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很常跟Ｔ提起在日本的生活、勸 T 來日本發展。T 在決定來日後，因為資歷還

不足以申請技能簽證，T 的叔叔幫他在池袋附近找了一間語言學校，並安排 T 住在餐廳的樓上。T 到日

本後立刻就在叔叔的餐廳開始工作，每個月的薪水有一半以上拿來償還叔叔一開始代繳的學費以及支

付叔叔房租。T 與叔叔的關係不只幫助 T 順利來日並且解決住宿跟工作的問題，同時也解決叔叔作為



華人族裔事業經營者對勞動力的需求，並多了一筆租金的收入。  

    另一方面，本次訪談的台灣人在進入池袋之前都沒有和中國人共享同個交友圈、也沒有接觸微信

上的招募訊息，必須透過同是台灣出身的在日華人或是公開招募活動才會進入池袋的飛地經濟。例如

受訪者Ｍ的姑姑在 80 年代初期來到日本，在池袋的酒店一直工作到現在，也因為工作的關係認識不少

中國出身的同事。M 來日本念語言學校後，在爸爸的安排下住進姑姑家，並經由姑姑介紹到某位從酒

店退休的中國人經營的居酒屋工作。日後 M 也透過該位居酒屋老闆娘的介紹，在日本客人位於池袋的

建築事務所就職，從事她在台灣的專業。 

    親族關係幫助移民建立初期生活的基盤很有力，但親戚關係帶來幫助的同時，也帶來義務跟限制。

若是移住者自己沒有建立新的人際關係、累積經濟資本跟人力資本，不但無法超脫親族關係帶來的限

制，也無法滿足其他隨著移住時間拉長而產生的需求。前文提到的台灣人女性 M 在姑姑家中必須負責

家事跟照顧表姐的孩子，也缺少自己的隱私。M 多次想要搬出來都被姑姑阻止，一直到她語言學校畢

業、就職後才真正獨立，但新家仍然在姑姑家附近；而在叔叔的餐廳工作的 T，跟叔叔的相處並不順

利，多次提到不想繼續待在日本。但是礙於父親和叔叔帶來的壓力，以及一起來日的妻子的堅持下，T

只能繼續延長留日的計畫。「我們夫妻說好了，再賺個兩年就要回國做個小生意。」T 說。 

U（三）招募活動 

    華人族裔事業中，也有公司或餐廳會透過正式的招募活動在本地（日本）或是母國（中國）募集

員工。90 年代後期的中國，地方政府協助舉辦日本的中國餐廳招募廚師，若是考試通過，包括伴侶以

及還未經濟獨立的小孩也能夠以家族滯在簽證留在日本。這種應徵的方式削弱了社會關係資本在渡日

時的重要性，廚師不一定認識未來工作場所的員工和經營者，甚至不能夠決定工作地點，到日本後的

社會關係也需要重新建立。但是池袋的華人餐廳規模並不大，在母國的招募活動也有可能是透過個人

連帶而非公開活動。持技能簽證的廚師在取得永久居留權或是歸化日本籍後可以獨立開店，帶給下一

批廚師來日本的機會。 

    近年來華人族裔事業也會在日本舉辦就職說明會，但仍然會跟語言學校等機構合作，擴大接觸華

人留學生的機會。例如台灣人的受訪者 K，他的語言學校並不在池袋，學生也是以台灣人為主。課程

結束前他在語言學校的介紹下參加了一場舉辦在池袋的就業博覽會，因此獲得日籍中國人經營的房地

產公司的工作。 

 

    那天的就業博覽會都是以不動產為主，我記得那時候還有海底撈，就很多中國人開的公司。應該

全部都是中國人的公司，可能因為在池袋吧。面試官也是中國人，所以從頭到尾都是說中文，後來在

公司跟社長面試，他一開始叫我日文介紹，但後來就批哩啪拉跟我說中文了，沒講到什麼日文。 

（K，訪談筆記） 

 

雖然日文在房地產公司中是必備的能力，但以在以服務華人為主、公司內部又是華人居多的族裔

事業中，中文還是主要的語言，台灣人也因此被視為是可能的勞動力來源。在池袋舉辦華人族裔事業

的就業博覽會，顯示了飛地經濟作為族裔訊息集散地的機能（奧田 2004: 71-102），也代表被山下（2010）

指稱獨來獨往的池袋華人族裔事業之間並非完全沒有交集。 

    從移民進入池袋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這是移民的移住方式以及所握有的人力資本、社會關係資本

和在留資格等條件相互作用產生的影響。過去，移民進入飛地經濟被視為是被主流勞動市場排除的結



果，但是除了池袋之外、東京各處也有不要求日文能力的工廠或是零散的華人族裔事業，因此移民進

入池袋的飛地經濟並不能單純視為缺乏日文能力下被動的選擇結果，一方面包含如 Zhou（1992）所說

的，是想要主動獲取他們透過族裔關係可能得到的好處；一方面也關係到移民的居住地、原先具有的

技能以及接觸訊息的能力。此外，從池袋的移民勞動者的居住地來看，池袋提供的工作機會並不是只

限於飛地內部的居住者，而是延伸到池袋的周圍。這些和外界的連結除了代表池袋飛地經濟的開放性

以及對外社會關係網絡的存在外，也說明飛地經濟的範圍並不必然與移民的居住地一致。 

 

五、池袋飛地經濟中的資本特徵 

    本節分析華人勞動者的工作經驗，從中整理出幾點飛地經濟中資本或是資本累積的特徵。雖然經

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關係資本是相互關聯的，但為了方便分析並突顯各資本的特色，本節在分析

時將各個資本分別討論。 

U（一）透過網路跨越國境的經濟資本  

U    在池袋華人族裔事業中勞動者的工作經驗甚至是起業經驗中，都可以看見跨越國境的經濟資本的

存在。移民的送金改善母國家庭的經濟環境、甚至影響母國的經濟發展等例子在移民勞動者的研究中

經常被提及（Nagasaka 2015, 山下 2010）。但本研究訪問的移民中，不論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大多數

的受訪者並沒有固定送金的行為，而是將錢留在日本作為日後投資或起業的準備。這一方面是移民來

日的目的並非支持家計；一方面也是他們在日本的工作還未穩定、還沒有達到有餘裕可以貢獻原生家

庭的程度。雖然送金的行為減少了，但是跨國的貨幣流動仍然存在，而且是用更快速且倚賴族裔關係

的方式在進行。微信上的轉帳功能讓移民勞動者在華人族裔事業中賺到的現金得以流動，也不需要受

到銀行匯差或是高額手續費、甚至是因為學生身份開戶不便的限制。T在叔叔的店裡打工賺的錢以及不

定時在工地的日雇い工作、池袋外其他華人族裔事業裡的工作都是領現金，並且不需要扣稅、工作時

間也遠遠超過資格外活動P2F

3
P時間限制。透過語言學校需要日幣的同學，T用日幣現金換得微信錢包中的

人民幣現金，有需要時再將手機裡的人民幣轉給在中國的家人。 

 

    我上個月才轉了一筆（人民幣）給我對象的爸爸。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手上的工多、我手裡有日圓。

譬如要交學費，分期，他臨時要三十萬，就叫家裡打人民幣打來，然後直接跟我換。匯率就網路上查，

我們也不存在什麼換錢的折損的問題，誰也不欠誰。我多少錢你告訴我，我給你。前兩天才給人家拿。

我現在一個同學就預訂六十萬。我就不想跟他換，因為我要回國。我要給人買禮物。（Ｔ訪談筆記） 

 

    這種建立在信賴關係上的換錢方式讓在日華人的經濟資本輕易地跨越國境回到母國，同時也是一

種互惠行為。一方面幫助同族裔的人解決現金不夠的問題，一方面也能幫助持有大量日幣現金的移民

能夠分散存款，以免被發現工作時間超時進而影響到其在留資格。 

U（二）積蓄困難的人力資本  

U    在池袋的華人飛地經濟裡，在留資格影響工作的型態，也間接影響到人力資本的累積。根據Light

和Gold（2000: 87）的定義，人力資本是個人對於自身生產力的投資，像是教育跟工作經驗都是人力資

本的基礎。語言學校的留學生因為有出席率的要求，工作時間受到限制，有的華人餐廳並不會給留學

                                                      
3 根據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第 19 條規定，持「留學」和「家族滯在」資格的外國人在日本如果要從事經濟

活動，必須要額外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並且一週不得超過 28 小時。 



生排長時間的班，而是將工作時間彈性的家族滯在者作為員工的主力。不管家族滯在者或是留學生，

原則上都會受到資格外活動時間的限制，靠著華人族裔事業裡的打工大多不用繳稅、能夠避開時間限

制的特點，就算在族裔事業內沒有辦法有長時間穩定的工作，留學生仍然可以利用剩餘的時間在其他

華人或是日本人的店內打工。這麼一來，即使其他工作需要扣稅或是受到工作限制時間，運用族裔事

業的工作還是能夠提高整體收入。但是不穩定的多份工作也限制留學生的工作內容，除非原先已經具

有專業技術，而且在日本的主流市場或是族裔經濟內被認可的技術如廚師或是美容師，並且能夠克服

簽證的問題留在日本，否則難以透過在族裔事業的工作累積到能夠幫助社會經濟地位上升的專業技

術。 

   持有家族滯在簽證的人在一開始進入族裔經濟時，雖然相對能夠獲得較穩定的工作機會，也能夠因

此累積特定領域的工作經驗；但是若來日後就直接進入飛地經濟，單一的工作可能讓他們難以累積飛

地外、甚至是工作場所以外的人際關係，也因此經濟活動依賴族裔的關係，來日本多年仍不會說日文

的狀況並不罕見。另一方面，留學生需要上日文課，也比成年的家族滯在者要更有機會提升日文能力。

有時不願意工作太長時間、對金錢沒有太多需求的留學生在日文上手之後，離開飛地進入主流勞動市

場的可能性也較高。對雇主來說，留學生的簽證有年限，只是暫時的勞動力；而依附在就勞簽證下的

家族滯在者，即使是想要起業的人，都有較大的可能在獲得永住權或是歸化之前，提供飛地裡的族裔

經濟穩定的勞動力。 

    而需要大量使用日語的不動產公司內的工作雖然可以累積日文能力，但是隨著個人志向的不同，

工作上的專業技術不一定能應用到下一份工作中。訪談中三位不動產公司的台灣員工都表示，這份工

作是延長在日時間的戰略之一，但未來並不會想要從事相關的工作，也沒有想過要考相關執照。三位

中有兩位目前已經離職，一位回台灣接管家族事業，另外一位則是透過哥哥介紹到上海工作，兩人目

前工作都和不動產公司沒有直接關係。對他們來說，華人不動產公司提供相對輕鬆的工作環境以及在

留資格，這樣的好處遠大過他們能夠在工作中累積的資本。 

U（三）超越飛地的族裔連帶 

U    Light和Gold（2000: 11-15）區分族裔飛地經濟和族裔經濟的差別時提到，飛地經濟擁有基於族裔的

垂直軸和水平軸的關係，族裔經濟則沒有這個限制。垂直軸是連結族裔事業和同族裔的顧客，也是前

文在分析移民進入池袋的過程時提到的，族裔事業之所以可以作為訊息集散地的原因。根據劉、後藤

和佐藤（2011）分析池袋西口和北口周圍華人店家的來客群，指出從90年代起，超過半數的店家來客

層以中國人為主，2006年後以中國人為主的店家數量甚至有擴大的趨勢；同樣的，員工以中國人為主

的店家也占了總數的一半以上。訪談內容跟上述的資料符合，顯示經由飛地內工作建立的人際關係大

多限制在同族裔內，但是並不限制在飛地內，而是含括了來自東京各地、各種階層和背景的同族裔客

人。在不動產公司工作的R說，不管什麼樣的簽證他都看過，客人裡面也有各種領域的人，雖然平常不

會連絡，但是有需要的時候總是有這個人脈在。 

  基於族裔的水平軸關係指則是同族裔事業間的連帶，經營者或是勞動者有機會從中累積社會關係

資本。池袋的華人族裔事業雖然缺乏池袋內部的正式組織，但除了有池袋的企業家發起的、根基於出

身地的同鄉社交組織；從勞動者的工作內容中也可以看見同族裔事業間在經濟活動上的連帶。這些組

織跟連帶都顯示池袋的飛地經濟是向外開放而非閉鎖的。2007年，少數中國出身的池袋華人經營者組

織了名為「東京中華街」的團體，提案串連池袋車站為中心向外延伸半徑500公尺內的華人商家，創造

跟橫濱不同的中華街（山下，2010）。這個計畫雖然因為日本商家的反對而失敗，但該組織直到2017年



的現在仍持續運作，義務參與池袋西口跟北口的街道清掃，並且定期在池袋舉辦中日友好活動，在累

積族裔社會關係的同時也試圖增進和日本人的關係。「東京中華街」內的成員雖然以池袋的經營者為中

心、活動也都在池袋舉辦，但參與活動的華人並不侷限在池袋。實際參加活動後發現，組織的名稱沒

有提到地名，但組織內的主要溝通語言是上海話，顯示中國出身的華人在日本的社會關係仍有一部分

是基於母國的同鄉關係。 

  同樣的情形在另一個華人的組織Ａ中也可以看見。Ａ的發起人之一Wi曾在池袋工作，目前已經轉

往赤羽跟上野開業，成員遍佈東京、埼玉或是神奈川各地，組織的活動也多在都心的日本店內舉行。

Ａ是從福建會發展出來的青年組織，組織名稱中不用「福建」而用「中日」，提供各個階層跟出身地的

年輕華人交換資訊的平台，也有方便經營者尋找員工、或是讓新到移民尋求幫助的機能。但從A參加中

國福建省僑聯舉辦的「返鄉」活動仍可看見，組織內基於同鄉的人際網絡並未消失。上述的兩個組織

都是以出身地的同鄉關係為中心向外擴大，雖然仍是倚賴族裔關係網絡，但已經超出特定飛地經濟的

地域範圍，有時也跨越了族裔的界線。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組織中完全沒有台灣人的身影。台灣人

雖然作為勞動者或是消費者和中國人共享池袋的飛地經濟，社會關係網絡仍然和中國人有所區隔。 

    另一方面，在池袋華人飛地經濟中也能看見不屬於同個組織、但彼此有合作關係的例子。以不動

產公司來說，仲介通常會幫忙新到移民處理穩定新生活的基盤，包括銀行開戶、辦手機和辦網路。這

種超出工作範圍的服務並不是免費，可能是期待顧客未來介紹新客人的預先回饋，也可能是仲介個人

或是其所屬的公司跟華人的手機公司和網路仲介公司有合作。Bu在池袋的不動產公司和位在高田馬場

的華人手機店有合作，今年初不動產公司自己開了手機店，合作關係也就取消了。但是Bu仍然會把客

人帶到距離池袋兩站的高田馬場，他說得很明白：「我只是打工也不是正社員，公司的利益又不是我的

利益，我當然要去有錢賺的地方。」房屋、手機、網路，有時還有留學諮詢的「一條龍」式服務沿著

族裔關係的網絡跨越飛地的地理範圍、和周圍的區域結合，有時也跨海到了中國。 

U工作場所中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U    研究紐約中國城的Zhou（1992）、Kowng（1979）或是研究以台灣人為中心的Flushing的Chen（1990）

並不刻意提及台灣人在移住地跟中國人的關係，但是從本研究對池袋華人勞動者的訪談中可以發現，

即使在同一個飛地經濟中，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差異不能只用中國內部省籍差異的方式來探討，而是有

著更多基於雙方在「台灣」對「中國」的意識下產生的族裔界線，以及因為消費習慣、慣用的網路載

具不同產生的隔閡。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中，不論台灣人或是中國人都跟彼此在生活上或是工作上極少

有交集。即使是在工作上認識的同事，私下也只能維持個人對個人的關係，相互難以進入對方的人際

關係網絡。 

    除了人際關係，族裔經濟的消費市場中，台灣人也和中國人有消費習慣的差異。中國出身的美髮

師Lu說，他在池袋工作三年累積了三百多個客人，但還真的沒有遇過台灣人。在本研究田野地之一的

不動產公司中，老闆是已經歸化日籍的中國人，員工之中則有數名台灣人。台灣人習慣使用Facebook

或是Line等中國無法使用的SNS和通信軟體，中國人的不動產仲介比較難接觸到這些客人，因此是由台

灣人的員工負責台灣人的市場，辦公室也獨立在一樓的店面。店面的樓上則是負責處理來自香港和中

國的買賣生意，裡面的員工都是中國出身或是香港出身的人。而在負責台灣人租屋的辦公室裡，即使

有中國人或是其他國家的顧客上門，台灣人的員工也多是消極積極處理。  

那你跟中國人有什麼接觸? 

K：沒有。我真的就沒有在池袋這邊，只有工作才會來，台灣人真的不愛池袋這邊，這裡中國人這麼多。



偷翻個白眼。 

你工作上中國人還是很重要的存在嗎？ 

K：我覺得對我自己是沒有，因為我的客人大部分是台灣人，我們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台灣人。 

（K，訪談筆記）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台灣人的員工即使在池袋的華人飛地內工作並獲取因為同族裔關係而可能

有的優勢，但仍缺乏跟中國人交流的環境，進入池袋後的人際關係也都維持在台灣人內部的交友圈。  

 

六、從勞動者到經營者 

    從池袋中國人出身的移民勞動者起業的過程可以看見，他們使用的資本並非全部來自飛地或是族

裔關係的基礎。移民在母國的人際關係以及母國家族的經濟資本和他們在日本累積的資本相互作用，

影響移民在日本的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移動。 

    Lu是在池袋某棟聚集了十家以上中國人美容院的大樓工作的美髮師，他在美容專門學校的第二年

來到這棟樓。工作第二年時，曾經一起工作過的同事要開店，找他去幫忙。Lu換到了同事的店工作，

但仍然在同一棟大樓中。第一次訪談Lu的時候，他說池袋的店面很難找，但是離開池袋又怕這幾年累

積的客人都離開，所以想慢慢等適合的店面。畢業後他從學生簽證轉為投資簽，但只是形式上的身份，

他並沒有自己的公司，這些手續都是某位當房屋仲介的客人幫忙處理的，對方也正在幫他找適合的店

舖。隔了一個多月再次拜訪Lu的時候，他突然說再過下個月新店就要開張，也是在同一棟樓。出租的

消息是以前在同棟樓的美甲店工作的朋友轉給他的，那個朋友現在在不動產公司工作。跟父母商量後

他決定接下這間店，但是為了取得這間店的承租權，他要多付一筆接近300萬日幣的買斷費。他說這就

像是投資自己，因為去念專門學校兩年也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在尋找店鋪的過程中，同族裔的關係跟Lu自身的條件也加速起業的過程。新店面的房東是中國人，

他不需要花錢找日籍的保證人；也因為Lu有日本的美容師執照，可以隨時開店；還有父母可以支援開

店的花費。Lu從語言學校到專門學校研究科，在日本受了近五年的教育，因為只有他會日語，過去店

裡面的訂貨都是由他負責。在華人美容院工作的過程中，他不只學會應用學校教的技術，也學會了經

營一家華人的美容院需要的知識。這也是美國傳統中國城中，典型的移民勞動者成功的例子。但在飛

地經濟裡，勞動者起業時也會受到同族裔關係的制約跟規範。Light和Gold（2000: 118-119）在討論族裔

經濟中的族裔資源時提到，在族裔經濟中的勞動者為了學習將來自己起業時需要的能力或尋求雇主的

幫助，會願意忍受低薪；雇主也會在訓練員工的同時，建立和員工之間的信賴關係已預防未來對方可

能會威脅到自己的生意，而這樣的循環也能促進員工提升社會地位並且擴大族裔經濟。Lu說，這棟樓

的美容師最終都要開自己的店，老闆也都知道，但是為了不影響對方的生意，最忌諱把店家的客人都

帶走，或是沒有給老闆準備的時間就立刻辭職。 

 

    像我現在其實就可以不幹了，我可以馬上就開始我自己的店，還不用給他（老闆）抽，但是我沒

有，我還是會做到下個月。這其實也沒有明文規定說要這樣做，但是大家自然都會這麼做，要不然就

會把人得罪光了。這是做人最基本的底線。（Lu，訪談筆記） 

 

    到了準備開店時，不光是在日本的社會關係，Lu在母國累積的資本也開始發揮作用。300萬元來自

於父母，店名跟招牌也跟家鄉的朋友合作變成該店在日本的分店。Lu說，他原本只是問對方要怎麼取



店名，沒想到朋友很快就提議要合作，兩家店以後的作品都可以作為共同的廣告在微信上分享，只有

好處沒有壞處。Lu的前一家店裡有個同事在中國已經有開店經驗，現在店內即將要用到的毛巾、圍裙

到器材，都是那位同事幫忙他在淘寶上購買。他們很熱烈的談論著日本跟淘寶的差價：「一樣的圍裙，

這裡兩千日幣，我在淘寶上只要七百，還幫你客製化。而且日本賣的的東西你翻過去看，裡面也是寫

made in China，質料還比較差。」這樣基於日本和中國物價差距的省錢方式，也讓在日移民的經濟資

本不需要跨越族裔的界線，能留在「自己人」的手上。邁阿密的古巴人的族裔事業經營者會只跟同是

古巴人經營的商店進貨，而舊金山的義大利漁民也只將漁獲提供給義大利人經營的餐廳，保證自己的

族裔集團能夠獲得最大的利益（Light, Gold 2010: 11-15）。而池袋華人美容室在經濟活動上的同族裔關

係則更進一步連接到了母國。  

    另一方面，基於移住背景的差異影響資本的累積，在起業時除了和母國的跨國關係，也跨越族裔

的界線和日本人合作。Wi國中時從中國跟著媽媽移住到日本，一直到進入池袋的不動產公司工作之前，

他身邊的朋友都是日本人以及和他有一樣背景的中國人。在池袋工作時，Wi開始積極說中文、交中國

人的朋友，習慣中國人之間談話的方式並吸收流行的話題。之後他有機會跟朋友到中國出差，認識了

中國的廠商，回日本後就拿媽媽給的基金成立自己的公司，專做網路平台上日本跟中國之間的貿易。

但除了網路上的生意外，他用貿易公司的名稱在赤羽開了一間酒店，專門服務日本客人，店裡雇用的

員工也都是他學生時代的日本朋友。在善用和日本人的社會關係資本的同時，Wi並沒有放棄自己跟中

國家鄉的連帶，他和同鄉的留學生結婚，也因此獲得由妻子在日本的親戚所提供的社會關係資本。 

 

她（妻子）的家族很多人在這，她的舅舅是日本籍，他是最早一批留學生過來的，是比較有名的

華僑企業家。這個可以幫到我，一般在日本華人有點名氣的沒有人不知道他。他這個親戚我也是認識

她之後才知道的。包括我晚上的店，他沒事也會帶他的客人來。（Wi訪談筆記） 

    今年Wi又出資開了另一間同時服務華人跟日本人的美容診所，他在起業的過程中除了使用家中的

經濟資本，也利用了自己在各個不同階段累積的社會關係資本以及人力資本，並且將族裔事業的範圍

擴大到日本主流市場。Wi定住者的資格也帶給他優勢，讓他不需要受到工作上的限制，也不需要像是

Lu一樣為了辦投資簽證必須先拿出五百萬日幣。Lu說過，如果他今天不是投資簽證，可能就不需要那

麼早就出來開店，可能還會再工作個兩三年。而Lu雖然不像Wi一樣具備跟日本人之間的強連帶，但他

看準日本的美髮業薪資低於華人，已經規劃未來要進入日本人市場，開分店並用高價招募自己專門學

校的日本人學弟妹來當店長。由此可知社會關係資本的運用並不能只單看強弱，無法抽離資本形成跟

使用的脈絡來討論，也呼應Zhou（2005: 262）整理社會關係資本時，提出社會關係資本並不是存在於個

人或團體的手上，而是由某種鑲嵌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並且是有目的性的社會關係所形成。 

 

七、小結 

    從華人勞動者的移住經驗分析可以看見，華人移民進入池袋飛地經濟是移民的移住方式跟握有的

資本相互作用下的結果。雖然網路通信軟體取代傳統的族裔媒體，聚集了大量的訊息，但線下的關係

仍然介入移民的求職過程。而影響移民求職的線上/線下關係都是基於同族裔、但不一定只限制在飛地

內的人際關係，移民在母國的親族關係也仍然有機會影響他們在日本的經濟活動。而關於飛地內的資

本積累，華人勞動者在華人飛地經濟內外累積的經濟資本，能夠透過同族裔的人際關係以及網路科技，

避開轉換貨幣可能有的損失、也能夠避免超時工作的風險。但是另一方面，受到移民的在留資格以及



本來具有的資本影響、再加上受限於池袋飛地經濟的產業類型仍然集中在不需要特定技術的服務業，

在族裔事業的工作較難累積包括日文能力以及專業技術的人力資本。只有擁有特定人力資本、並有條

件能夠延長簽證的人，才有機會在族裔事業中獲得較穩定的工作機會、累積人力資本。本研究也發現

飛地內的移民所屬的族裔組織中，人際關係網絡雖然跨越了飛地和國界，但仍然沒有完全脫離家鄉的

連帶。而過去海外華人飛地經濟的研究中，通常不刻意區分不同國家的華人。但從本研究的訪談結果

可知，台灣人和中國人即使共享同一個飛地經濟，卻仍然在工作與生活的面上有各種界線存在，進而

影響其人際關係網絡的分離。最後，在移民進行社會移動時，光是飛地內累積的資本並不足以支持移

民起業，移民在家鄉的經濟資本和社會關係資本、或是和日本社會的連帶以及日語能力，都可能在起

業時發生作用。 

    和ethnoburbs的族裔資本相比，池袋的飛地經濟雖然也擁有海外的資金投注，但從勞動者累積跟使

用資本的過程中可以看見，池袋仍然保有過去中國城傳統的低人力資本、高社會關係資本的族裔資本

型態存在。如同飛地經濟理論所指稱的，族裔事業的經營者依賴廉價的勞動力來取得成功，勞動者也

需要能不受主流勞動市場的負面條件影響的工作環境，而這樣的供需關係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代的飛

地中似乎都沒有改變。但是在來日的留學生能夠快速累積日文能力的狀況下，留學生從飛地經濟流出

的可能性增強，或是同時利用他們在族裔跟主流勞動市場中各佔有的優勢，獲得最大的利益。即使舊

的勞動力流出飛地經濟，還是有家族滯在者維持穩定的勞動，再加上每年都有新到的留學生補充不足

的勞動力，飛地內非專業技術工作的勞動條件仍然低於日本的勞動市場。值得一提的是，也因為在留

資格的限制，某些需要特定人力資本的華人族裔事業缺乏穩定的勞動力，開出的薪資反而遠高於主流

市場，例如華人的美容院。 

    從本次的訪談可以看出移民的在留資格關係到其移住的過程跟工作，也影響資本的累積跟使用的

方式。雖然本次研究沒有蒐集到足夠的案例，無法對各類在留資格的移住模式跟資本累積的特性做出

一般性的說明，只能比較持有不同在留資格的移民在資本積累時可能產生的差異，未來需要更進一步

說明飛地經濟中移民的在留資格跟其職業以及職涯之間的關係。而從飛地移民勞動者的移住經驗可以

看見，移民和母國的關係在移民的移住過程跟起業中都沒有缺席。將來的研究將有必要關注池袋作為

跨國資本集中的飛地，其中不同背景的移民如何運用和維持跨國資本、而移民在兩地的社會參、政治

參與以及經濟活動又是如何影響池袋的飛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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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文引用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移住年數 在留資格 在日職歷 

Bu(中國) 男 1.5 留學 拉麵店(日)→池袋不動產公司(華) 

T(中國) 男 2.5 留學(更新二次) 池袋料理店(華)、工地(日)、代購公司

(華)、要町便當店(華) 

M(台灣) 女 1.5 留學→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池袋居酒屋(華)→池袋建築師事務所



(日) 

K(台灣) 男 3 留學→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已歸國) 

池袋不動產公司(華) 

Wi(中國) 男 16 定住者(更新次數不明) 池袋不動產公司(華)→起業(赤羽、上野) 

Lu(中國) 男 7 留學→投資簽證 福岡料理店(華)→便當工廠(日)→迴轉

壽司(日) →池袋美容室(華) 

 


